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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说，“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

字”。蕴藏于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腹地的镜花溪，就有这么

一个诗意而温暖的名字。溪流清澈如镜，两岸繁花似锦。人

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从名字中便可观到秀色，闻到花

香，听到鸟鸣。

镜花溪其实是一条原始森林大峡谷，全程约七公

里，为湘赣两大水系的分界线和发源地。数百条溪水汇

集成河，在田心里与孟华溪汇合后，一路高歌，注入洣

水，再浩浩荡荡向西奔腾，直至湘江。镜花溪大峡谷悬

崖峭壁，地势险峻，沿途古木参天，藤蔓缠绕，青苔如

毡。“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天里的镜花溪美得

令人惊艳，溪水清亮，倒映着蓝天白云，可见鱼翔浅底，

水草摇曳生姿，像山风掠过竹林。大片大片的桃花、野

生杜鹃，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山花开得恣意。微风吹

过，落英缤纷，此时的镜花溪如温婉的女子，浅吟轻唱，

迤逦前行。百转千回间，行至转折处，随着水量激增，水

流渐急，镜花溪风格突变，由舒缓的月光曲遽然狂飙成

激越的乐章。只见溪中乱石林立，或蹲或立，或侧或卧，

千姿百态，妙趣横生。溪流不顾巨石阻挡，在乱石丛中

狂野穿行，訇然作响，如千军万马奔涌向前，仿佛金戈

铁马的厮杀，惊心动魄。遇到悬崖，亦奋不顾身，从高处

跌落，飞珠溅玉，雷声隆隆，形成石潭，名曰黑龙潭。潭

水深不可测，阳光打在潭面，折射出碧绿的光波，宛若

镶嵌在群山中的一枚蓝宝石，涟漪潋滟，若影若幻。黑

龙潭的名字源于一个神秘的传说。

相传，黑龙潭上游还有个白龙潭，地势险要，水流湍
急。远古时有一黑一白两条巨蛇在此修炼，都想成为真龙
而经常发生争斗。黑蛇因修炼时间短，斗不过白蛇，便避到
下游的黑龙潭静心修炼。炎帝神农氏来到桃源洞采药，采
来的草药都在黑龙潭清洗，至今石板上还留有两个清晰可
辨的大脚印。一次，炎帝采来一些珍稀药草在黑龙潭洗，不
小心被水流冲走很多，但一会儿被冲走的药草又飘回来
了，炎帝神农氏感到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是黑蛇在帮忙，
心里很是感激。一天，白蛇又来到黑龙潭挑衅，把黑蛇咬得
遍体鳞伤，并张开血盆大口想将其吞下。恰好炎帝神农氏
来黑龙潭洗药，便用鞭抽打白蛇，白蛇只好逃之夭夭。后来
炎帝神农氏发现旱莲草浸泡水中，水会变成黑色，且有止
血消炎之功效，于是采来很多旱莲草放在潭里漂洗和浸

泡，潭水渐渐变成黑色，保护了黑蛇，也治好了黑蛇的伤，

从此白蛇再无法来欺侮黑蛇了。黑蛇终于修炼成果，化身

真龙，护佑百姓，黑龙潭也随之成名。神农谷附近的山民们

崇尚龙的勇敢和智慧，为纪念黑龙，用灵巧双手制作成的

“三节龙”“火星龙”，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竞技展演中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成为龙文化中的

一朵奇葩。

一路循着山花的喜悦，听着清脆的鸟鸣，令人心旷

神怡。游历镜花溪，不仅能领略自然风光的优美神秘，

更能感受到神农文化的底蕴。镜花溪境内还有试鞭石、

一线天、藏药洞、汤药池等景点，每处景点都颇有典故，

且美轮美奂。从黑龙潭往前走，就是一线天。传说炎帝

神农氏遇巨石挡路，用神鞭抽开一条裂缝，石缝逼仄，

仅容一人通过。一线天旁边还有一处景点试鞭石，相传

炎帝神农氏在此采药时，曾用神鞭试探，找到了九棵珍

贵的虎耳草，治疗九州瘟疫。再往前走便到了桃花桥，

传说是牛郎织女曾经约会的地方。桥上挂满同心锁，表

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桃花桥右边有座镜花亭，

左边石壁上刻有一首有趣的叠字诗，许多游客在此驻足

观看。或许为镜花溪的美景和动人传说所吸引，呼吸着

空气中清新湿润的负氧离子，走了个把小时的崎岖山

路，仍不觉得累，反而神清气爽，劲头十足。不知不觉走

到洗药池，见山势陡峭，林木丰茂，溪流奔涌，涛声如

雷，不禁感叹山水的奇妙与生命的蓬勃。返回途中，正

好遇到摄影师和鸟类爱好者们在拍鸟，定格美丽瞬间。

随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桃源洞自然保护区现有野

生鸟类 226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黄腹角雉，二

级保护鸟类有白鹇、勺鸡、金鸡、草鹗、长耳鹗、鸺鸥、褐

翅鸦鹃、凤头鹃隼、斑头鸢……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态画卷！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镜花溪，这条从时光深处

蜿蜒而来的溪流，淘洗过悠长岁月，人间烟火，但一切不会

都随风飘散，总有一些美好会留下倒影，让无数的心灵荡

开涟漪，并滋生温暖和力量。

梧桐树下
刘正平

小山冲口那棵大梧桐树，高五丈余，枝繁叶茂，像一把巨伞。

树下两间小土坯房，是黑牯和孙猴的家。树上搭着许多鹊巢。

黑牯比孙猴长两岁，皮肤黝黑，身子壮实。孙猴是个孤儿，

喜欢爬树，且瘦。两人从小就在一起耍，孙猴老屁颠屁颠地跟着

黑牯，上山摘野果，下河摸鱼虾。

那时，生产队按月发放口粮。孙猴管不住自己的嘴，不会计

划用粮，一个月的口粮，不到半月就吃完了，剩下的日子到处蹭

饭。到了快要吃饭的时候，他就爬上高高的梧桐树，搜寻谁家冒

出了炊烟。每当梧桐上的鸟鹊扑楞着翅膀，嘎嘎大叫着射向天

空时，全寨子人的心都紧绷起来，知道孙猴要来蹭饭了，慌忙拴

门。自家都不够吃，拿什么给他吃呢。

只有黑牯的娘，从不嫌弃他，见他来了，即往正在瓜菜熬粥

的大锅里添一瓢水，拉着他去洗头。光溜溜的小脑瓜上满是斑

斑点点的鸟屎，邋遢死了。

孙猴渐渐长大了，知耻了，将每月的口粮匀着吃，不再去蹭饭。

九年后，分田到户，黑牯已娶了媳妇生了娃，孙猴仍是光棍一条。两

家的田都在屋后的小山冲里，两山夹峙间一长溜梯田，都靠着冲尾

那口山塘蓄的水灌溉。黑牯家的田在冲尾，下面就是孙猴的田。

冬去春来，梧桐树的树梢绽出星星点点的蓓蕾时，人们都

忙着耕地了。孙猴没有牛，好些天后才从姑父家借了牛。他牵着

牛，掮着犁杖，带上锄头去犁田。田里无水，板结的土块犁不动。

他将牛拴在田边的小树上，沿着山圳直上，去冲尾的山塘放水。

一路走过，黑牯这家伙总快人一步，田里已插上了禾苗，蓄着很

深的水。登上塘岸，傻眼了：塘已见底，只有稀泥巴，果然水已被

黑牯放尽了。他怔了怔，便从上到下挖开田埂，把黑牯田里的水

逐丘匀着放下去，只留着浅浅的一掌深的水养禾苗。梯田的田

墈很高，一道道流水从田埂口奔泻下来，如小瀑布，水花四溅，

哗哗作响。

正挖着田埂，黑牯噔噔噔地跑来：“你咋挖我田里的水呢？”

孙猴涎着脸儿乞求：“哥，匀出些水让我把田犁了吧。”

久晴不雨，泉水断流，塘已蓄不上水。如果老天不睁眼，仍不

下雨，插下的禾苗也会旱死。黑牯板下脸：“你净想好事，不行！”

呼啦一声，拴在小树上的牛挣断绳子跑了。他飞跑着去追，

跑得气喘吁吁，好一许才把它牵回来。姑父只允许将牛给他使

用一天，他心急如焚，好话不管用，只有强行，仍举起锄头劈向

田埂。黑牯飞起一脚，朝他屁股踢去，他摔了个“嘴啃泥”，田里

砸下一个长长的水洼，他几乎成了个泥人。

“塘管着全冲田的水，不是你个人的。水全让你放尽了，我

不要吃饭？”他一骨碌从稀泥巴里爬起来，又去挖田埂。

“饿不死你。没饭吃，仍来我家蹭。”黑牯去夺锄头。孙猴一

锄头扫去，“咔嚓”一声，黑牯的胳膊断了。

恰碰“严打”，孙猴因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零四个月。

孙猴入监后，一年、两年、三年……黑牯瞅着家门口的梧桐树花

开、花谢、果熟、叶落，心里透过一阵阵悲凉：这家伙咋还不回来呢？

秋去冬来，寒风呼啸，天下着冻雨。黑牯旧伤发作，隐隐作

痛。他望着窗外飘飘扬扬的梧桐树的落叶，如漫天飞舞的鸟群，

不禁骂道：这家伙出手真狠！这天下午，他脱了衣袖，往旧伤处贴

膏药，厚门的木门吱呀一声，半开了。寒风夹着细雨扑面而来，裸

露着的右胳膊冷飕飕的。他当是老伴，喝道：“快进来，关上门。”

孙猴畏畏缩缩地走进来，瞅着他右臂上的胶药，一脸尴尬：

“哥，咋还没好呢？”

虽然这多年都在后悔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太横蛮霸道，吃

了苦头，还叫孙猴蹲了监，但拉不下脸，他冷冷地答道：“幸亏命

大，没被打死。”

孙猴两眼泪汪汪的：“真对不住哥，小时候在你家吃了那么

多饭，不如去喂条狗。”说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钞票，塞给黑

牯：“这是给你的赔偿。”

当年法院的判决书上还有一个民事赔偿的条款：医疗费、误

工费等。他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钱呢？这些年间，他一直欠着这份

心债。他释放后，即在监狱所在地那个城巿打工，凑齐这笔钱。

“还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吗？”黑牯心软了，大手一

挥，挡了回去：“打工来钱快，你还是去打工，多积攒些钱，该讨

婆娘成家了。到时候，哥也给你帮凑一些。”

夹一筷雷公菌
卢兆盛

前几天回老家，到屋已近黄昏时分。母亲正在自

家水井边清洗雷公菌。看来，晚饭的餐桌上少不了剁

辣椒炒雷公菌这道美味佳肴了。想着等会就能享受

到那种酸辣滑爽的味道，口水差点流了出来。

我连忙挽起袖子，帮母亲清洗雷公菌。满满一

竹篮绿油油、水灵灵、亮汪汪的雷公菌，煞是可爱，

看着就够养眼的。母亲说这段日子接连下了几场雷

雨，又出了两天太阳，吹了一天水南风，雷公菌就出

来了。

我按捺不住，恨不得马上也去捡雷公菌。母亲看

出我的心思，笑道：“看你急的，要捡也要等到明早

啊，屋后石山上多的是，十天半月都捡不完。”

是啊，母亲说得对。那漫山遍野的雷公菌，哪能

捡得完呢？何况捡了一茬，一打雷下雨又会很快长

出一茬。

雷公菌，这种样子像极了木耳的野菜，学名叫地

耳菜，很多地方都有，只不过名称或叫法不太一样，

有的叫地衣，有的叫地木耳，有的叫葛仙米，有的叫

雷公屎……而老家一带则叫雷公菌。祖祖辈辈都这

么叫，大约以为它是春雷催生的。

上学后，书读多了，知道雷公菌这种野菜属藻类

植物，春天雷雨后萌发，生长极快，几乎一夜之间就

散落得满地都是；还知道这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不

仅营养丰富，而且能解热清火，明目益气，滋肝养肾，

说它是山珍也不为过吧。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缺吃少喝。春天里捞鱼摸

虾、捡雷公菌、挖野藠、扯笋子等活计，是我们这些读

书娃们最乐意做的事情，而捡雷公菌，可以说是其中

最轻松、最不需要技巧的活儿。

惊蛰之后，雷雨天特多，草坡、石山都是雷公菌

最爱落脚的地方。雨后的山野，空气清新，山色空蒙，

阵阵山风吹送着缕缕花香、草香以及泥巴香……令

人陶醉，让人流连。而那些雷公菌呢，一窝窝，一簇

簇，挤在草丛里，躺在岩石上，湿漉漉、肥嘟嘟的，饱

含着雨水的光泽，散发着大地的气息……我们手挎

竹篮，三步一站，五步一蹲，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现奇

迹，让人眼睛一亮，惊喜连连，好不快哉乐哉。雷公菌

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捡都捡不完，而我们捡拾的经验

也日渐丰富。那些细小的、单薄的、打皱的统统靠边

去，单选那些新鲜的、丰满的、亮丽的捡，尤其喜欢捡

拾岩石上的雷公菌，既肥实，又干净，且容易清洗。每

次都不贪多，捡得够吃两三餐即可。

洗净后的雷公菌，或炒，或煮，或打汤，都是上

得了台面的一道菜。老家人喜欢伴以剁辣椒、大蒜、

生姜素炒，暗绿的雷公菌，加上红红的辣椒、白白的

蒜瓣、黄黄的姜丝，炒好后盛在一个素净的瓷盘里，

简直可以说是色香味的绝配，令人食欲大开，味蕾

狂欢……

夹一筷雷公菌，也同时夹起了一山春色、一片春

光，怎不令人神清气爽、口舌生香？

株洲味

山莓熟了
黄燕妮

暮春，时令水果陆续上市，偶见水果超市出售成盒的山

莓，价格不菲，只能望而却步，不由想起儿时山野自由采摘的

大把大把的山莓。

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气温飙升，万物呈现出勃勃生机。放

眼望去，满眼青翠欲滴，山坡上，田野里，小河畔，水润白嫩的

鱼腥草，娇艳欲滴的映山红，憨厚壮实的酸筒杆，玲珑可爱的

梨萝子……织成了锦，绣成了堆，酸甜苦辣咸，满足了人们对

味道的所有想象。

我对“色丹、味甜、形圆”的山莓情有独钟。小时候没有零

食，摆放在供销社柜台的桃、李、梨、香蕉之类的水果，对我们

来说都是奢侈品。那时吃得最多的，也是这辈子吃到的最好的

果子，就是从山上摘的山莓了。山莓又叫树莓，别名甚多，山泡

子、牛奶泡、撒秧泡，四月泡、刺泡……它满身带刺，根系发达，

生长在僻静的山野。

犹忆孩童时，布谷鸟开始欢唱，山里的迎春花早已销声

匿迹，桃花、李花陨落化作泥土，映山红亦褪去了裙衫，这时

的山莓就开始闪亮登场。它的花色洁白，若繁星点点遍布藤

条，花朵脱落，小小的青青果实便裸露空中。成熟期一到，果

实就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通身披着短绒毛，红艳欲滴，晶

莹透亮，十分诱人。

一放学，小伙伴们就成群结队背起箩筐向山上进发，边找

猪草边采山莓。我们的脚步踏遍了荆棘丛，顾不上藤上的倒钩

刺，将成熟的山莓捋下，盛放在硕大的油桐子树叶里，直到树

叶装不下方才罢手。然后来到小溪边，双手托着树叶，将山莓

完全浸润在山泉水中，太阳光下红宝石一样的山莓更显得晶

莹剔透，散发着独特甜美的清香。吃山莓的仪式感满满，我们

把山莓往每个人手心放一大把，一齐塞入口中，轻轻一抿，汁

水便浸遍整个嘴巴，那甘甜，那幸福，那满足，是别的美味无法

比拟的。

山莓的诱惑是我们无法抵挡的。刚刚抹去嘴角的红汁，眼

睛又瞟向后山。因此，山莓树一天要被我们光顾好几次，每次

都能找到一点成熟的浆果。那时，如果能掌握不为众知的山莓

树丛，也是值得炫耀的资本。田间插秧劳作的大人也会摘几把

塞进嘴里，古有“望梅止渴”，今有山莓解渴，能于辛苦劳作中

暂得休憩，并有山莓充饥和补充能量，也算是大自然最好的回

馈了。

后来上初中，读了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一

段关于覆盆子的描写：“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

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比桑葚要好得远”。那时好

奇覆盆子是何物？后来有了手机，图片识物才知道，原来覆盆

子就是山莓。

关于覆盆子这个名字的来源，充满传奇，趣味无穷。

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大师葛洪，由于过度劳累，得了夜尿

症。由于夜尿次数频繁，以致睡眠匮乏，精神颓萎。一天葛洪采

药至半山腰时，不慎一脚踩空跌入荆棘丛中，猛然发现带刺的

枝头上有许多像桑葚一般红色的野果，当时正觉饥渴，就摘了

些许吃下，觉得味道微酸带甜，甚是好吃，就摘了一捧带回家。

出乎意料的是，当晚葛洪的夜尿症状况就大大好转。次日又去

采摘服用，不几天，夜尿症竟完全好了。葛洪大喜，称之“神奇

之果”，服此仙果，晚上尿盆都可以覆过来放置了，于是就给这

个神奇果取名“覆盆子”。

山莓别名很多，充满传奇，除了难以言喻的香醇和甜

美，它还具有助阳明目、醒酒止渴、化痰解毒之功效，可用于

肾虚、丹毒、消肿、敛疮、咽喉肿痛等症。因此，有人也叫山莓

是黄金水果。

山莓还可酿酒，其历史记载可追溯到 1000多年前，据《蓬

拢夜话》中说：“山中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

香气溢发，闻数百步。”山莓酒作为一种药食兼用的酒，在保留

了山莓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同时，还有抗氧化、促进消化道健康、

改善心血管健康、增强肝脏功能、改善睡眠质量等多重功效。

如今，人们已经不用再为吃水果而发愁了，可每年到了春

末夏初，我便急不可待地要到野外去寻找山莓，在翻山越岭扒

开荆棘丛采到山莓的收获感里，找到人生的一种乐趣，那也是

平淡中的甜美，平凡中的幸福。

三只鸟
邹中国

单位给我的办公室设在一栋筒子楼的二楼，办

公桌与窗户垂直而放，只要我将头稍微右转，窗外的

山水风景便尽收眼底。

典型的旧式窗户，无一例外，都是用垂直钢筋做

防护栏，钢筋外还有一层窗棂玻璃挡风挡雨，窗台大

约有三十厘米宽，如果想放一小盆花草，倒还是绰绰

有余。

从每天太阳的斜照规律看，窗口向外对着的是

东南方向。早上八点上班的时候，正好有一抹阳光斜

射而入，透过蓝底白花的窗帘，给整间办公室平添了

几分温馨。

不记得从哪天起，办公室的窗台上来了三位不

速之客——三只小鸟。恕我孤陋寡闻，一时还真叫不

出它们的名字来。说是小鸟，个头却比麻雀要大一

点。不敢惊动它们的我，还是轻轻扯开窗帘，侧过头

来静静地观察，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些鸟的头后部有

一小撮白毛，莫不是传说中的白头翁？

不必多想，如今，手机里的百度，是最好的咨询

媒介所在，一点便知。真是涨知识了：白头翁学名

白头鹎，属雀形目鸟类，是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常

见食虫鸟。体型适中，稍比麻雀大一些，头顶黑色，

后 头 白 色 ，白 头 翁 因 此 而 得 名 。白 头 翁 体 背 黄 绿

色，胸部黑褐色，腹面白色，通常在丘陵或平原的

树木灌丛中活动，有时也在针叶林里活动。白头翁

生性活泼，不惧怕人，常常在花园、果园里，以变幻

多端的鸣叫，打破沉寂，给大自然带来生气，其存

活寿命一般在 5 年到 7 年……

我靠近玻璃窗为了看得更清楚，呵，还真如网上

描述，只是网上没描述它们的脚和爪子，比麻雀的要

长些，一道道黑灰色的环，横着缠满了小腿和脚爪，

像极了细小的螺纹钢。它们真的不怕人，啄几下小花

盆后，就歪着脑袋忽闪着圆圆的眼睛端详我。从体型

和容貌上看，我绝对相信，它们是三口之家：小一点

的一直站在中间，两只大鸟从花盆中找到的食物，无

一例外全给了中间的小鸟。一阵微风吹过，窗外樟树

枝头掉下来两只不知名的爬虫，如获至宝的鸟夫妇，

眼疾嘴快，将爬虫送进小鸟口中。

据说，动物的家庭观念和护幼本能，和人类是相

近的，但那是耳闻。真正近距离目睹野生鸟类顾家护

幼的场景，我是头一次。

这么幸福的场景，怎能不让人欢喜？在往后的工

作日，我只要一进办公室，就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

向窗台，不管它们仨来不来，我都会把米谷或蔬菜

屑，放置于窗台。它们不装谦，每次都吃个精光，飞走

时还不忘向窗内叽叽喳喳叫几声。

有鸟相伴的日子过得好快，忽而三年过去了，一

天，我突然发现，只有两只白头翁来窗台啄食。起先

我没太留意，可是，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只有两只。

于是，我认真观察，结果有了新的发现：那只鸟孩子

应该是独立闯江湖了。次年的深秋，惊人相似的一幕

又出现了：又有新的三口之家光临寒舍，生命的接力

棒已经传承到了下一代。

新冠肆虐的三年，虽然说我有些“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的味道，但我一直牵挂着那“三口之家”的

安危。疫情结束后，我正好退休离职，正式向鸟儿们

道别。生命如此顽强，我坚信没有我，它们会活得更

好，飞得更高。

假如当初第一次与白头翁相遇，我担心它们将

我的窗台弄脏，又或者当不把它们仨当回事，不花心

思侍候它们，那后面的故事就不存在了。人与动物的

缘分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有了这一念，缘分就开始

了，就会花精力，观察、研究这些在同一个星球上不

同生灵的生活习性、生存技巧和生命轨迹，这是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生活家

小小说

散文

镜花溪 陈霖 摄

优美的镜花溪
何美琪

图片来源于网络


